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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片：
应坚，鄞州

区影视家协会名
誉主席，宁波月
湖诗社副社长。
作家，诗人，资深
媒体公益人。新
闻高级职称，电
视新闻专题作品
30余件次荣获国
家 及 省 市 新 闻
奖。先后出版散
文集《琐窗闲记》

《七十年代——
小城忆旧》和诗
集《心梦想》。策
划、主持并参与
创办宁波著名公
益活动：周六悦
读沙龙（已连续
举 办 五 年 ）。
2014年参与发起
并 亲 赴 四 川 阿
坝，主持实施宁
波—阿坝藏胞公
益 慈 善 捐 助 行
动。2017年参与
发起宁波—平川
公益行，并担任
古丝绸诗词之路
公益指导大使。

□赵淑萍

故乡——月明之夜的歌

应坚的童年和少年时期，都在永康这个小
县城度过。这个小城就是他的精神文化之根，
他在他的文字中一次次地回去。

看《琐窗闲记》，我们看到了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的永康.那时候，裁缝是上门包工的。量体
裁衣之余，还跟主家衍生出一些故事和枝节。
普通人家年节杀猪，再穷也会请生产小队的年
长者和街坊邻居一起吃一大锅“猪三腑”。童年
的应坚有一个朴素的愿望，那就是攒够一毛二
分钱，喝上汽水。一双回力球鞋很不合脚，也生
生忍着，为了众人艳羡的目光。物质的严重匮乏
并没有消减生活的趣味，因为有人情的温暖，有
那个年代孩子所拥有的快乐和自由。如今，旧城
改造，老宅易手。在一片废墟中，他找到了老宅，
那一瞬间心头的惊喜和激动，他似乎又看到了童
年、青春。而后，他又出了第二本散文集《七十年
代——小城忆旧》，他想通过记忆还原那个小城，
想以自己的笔再现小城曾经的生活情态。那些三
教九流的人物，算命测字的、卖狗皮膏药的、为死
人穿衣入殓的、送丧招魂的，这些人都是小人物，
都疲于生计，吃了上顿没下顿，但是他们有自己的
道德，靠自己的一技之长混饭吃，不坑蒙拐骗。在
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中，有些行业就要淹没在历史的
洪流里了。

这本书，列入民进的文化精品工程，是一本好
看而温暖的书。

人文——新闻人的关注

1994年，应坚调离丽水师专，来到鄞州电视台
后，成了一位新闻工作者。虽说有一定的写作基础，
但是在一个基层电视台，采编的各种活都必须干。既
要出文字稿，又得扛摄像机，甚至要出镜播音，有些得
从头开始学。

调来宁波的第二年，他听说了沙耆，去采访这位
画家。这是一个被尘世遮蔽了半个多世纪的天才画
家。早年留学比利时获得艺术界不易多得的“优秀美
术金质奖章”，和毕加索等名画家一起参加比京阿特利
亚蒙展览会。但是，他三十多岁起就疾病缠身，文革中
更是遭遇劫难。他去采访时，老人已经无法用语言跟
他交谈。此时在画界，他也销声匿迹。他去采访他的
儿子、族人和乡人。1996年夏天，他和时任鄞县文联秘
书长的徐秉令及沙耆的忘年交史美章赴杭州，拍摄沙
耆藏在省博物馆的早期油画。沙耆的油画一共有三四
十幅，笔触精到，色彩强烈，全部都是一人高的大画框。

“我一米八三的大个子，画框立起来比我人还高。我们
拍得非常细致，每幅画都拍了。记得有不少西洋女人的
裸体画，还有人物肖像、一些以中国乡村风景为背景的
油画及一些静物画。”应坚说。要知道这些油画可是上
世纪40年代沙耆漂洋过海，从战时的欧洲通过远洋油轮
运回国的。

他曾看见大师微笑着作画。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老人
完全脱离了外面的世界，无一丝功利之心，灵思如天马行空，
笔下色彩绚烂而有喷薄的力度。因为感动，应坚足足跟踪了
二十年，甚至在大师去世之后，他还去采访各位名家。

应坚说，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徐悲鸿的妻子廖静文。一
说到沙耆，她昔日妙龄少女的神情又回来了。“悲鸿跟我讲
过，沙耆是非常聪明的，很有才华。在学习期间，他就发现
了他的才华，并且引导他走向那条道路，创造他自己的风
格。所以沙耆他能把细腻、琐碎的东西画得体积感强，以
大块的面积来塑造体积，显得很浑厚，很耐看，很能表现本
质的东西。”

二十年，应坚毫无功利之心地做这件事。在宁波美术
院沙耆画展上，放的就是应坚制作的文化专题片。在片中，
能看到应坚各个时期的形象。

不论是画坛大师，还是小人物，都进入应坚的视野。他
所关注、着眼的不少是小人物、小事件。那些“市井”中的人，
于他，或远或近，或陌生或熟悉，且生存状态各不相同。修理
花木的、装空调的、搞艺术的、业余做文化讲解员的、靠文字
发达的……有的和他仅一面之缘，触动了他的内心；有的相
交多年，知根知底。不论是新闻稿还是散文，力求多视角多
方位地展示他们的人生。读那些人，不如说是读应坚本人，
读出他内心崇尚的质朴和温情以及对普通人坎坷人生中所表
现的不屈精神的敬畏。

应坚：
文字深处的

抒情、诗意、唯美——写这路散文对应坚来说并不是难事，这从他
文集中偶尔惊鸿一瞥般闪现的诗意情怀和扎实的古典文学功底便可
以洞知。但是他不炫才，为文温和平易，如老友品茗，娓娓而谈。读
《琐窗闲记》《七十年代——小城忆旧》如置身于冬日的午后，阳光穿
过雕着花纹的窗子，细细碎碎洒了一身。于是，记忆深处零散、温暖
的物事也随之浮上心头。

文学——一生的缘

岁月里的应坚，曾是一个求知欲旺盛、嗜书如命的少年，曾是永康
当地的高考状元，是华东师大的高材生、高校的文学教师，最后他成了
一位新闻人。

二十三年前，鄞州电视台创台，应坚从丽水师专调到了宁波。他
的文字常常通过视频播报出来，他本人也常常出镜。但是，却很少看
到他的散文作品。人到中年，工作之余也常常用文字来抒情叙事，但
是只为了自娱自乐，不求发表。没料到后来作品集入选鄞州作家文
丛第4辑。《琐窗闲记》是他的第一本书。随后，又有了《七十年代
——小城忆旧》，但是他对文学的痴迷却是几十年。

他对文学的爱好源自母亲的启蒙。“母亲是一位狂热的文学爱好
者。”他说。母亲虽说是学医的，却非常喜爱文学，一有空就看书。

作为当年永康的文科状元，他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大
学第一学期的写作专业课上，老师为了摸底，让每个人写一篇文章，
体裁不论。他苦思良久，将中学时写过的一篇“除夕夜捉老鼠”的作
文凭记忆写出来交了上去。第二堂课老师进行点评，表扬了多位写
作优秀的同学并朗诵了其中的精彩片段，随后话锋一转，不无善意
地揶揄有个同学太稚嫩，还停留在中学生水平，居然写大年三十抓
老鼠的文章，课堂上一片哄笑。他面红耳赤，几乎想找条地缝钻进
去。那时，班级里的一些老三届的同学阅历丰富，成熟干练，而且
有些来自繁华的大都市，见多识广。他只觉得自己像只井底之蛙，
只有呆呆仰望的份。

尽管自信心被严重打击，但是他对文学总是割舍不了。师大
书店不管到了什么文学著作，出一本他买一本。“那时候回回都要
排队，常常因为插队彼此打架，学生们饥不择食，一窝蜂似的抢
购，那个年代对书的渴望，就差像电影《孩子王》里的王福那样抄
字典了。”他说。

瞭望


